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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宁森达美港，船队准备装货出发。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煤炭黄金十年不再，波及京杭大运河上的运煤人

运运煤煤船船队队半半年年才才接接两两趟趟活活
兴也煤运，衰也煤运。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上，在依然繁忙劳碌的船民的脸上，看不

到丝毫轻松。对于运送煤炭的船只来说，当下活虽然不缺，但受累于煤炭产业低迷，作为中间环节的运
输物流业，也遭遇“寒冬”。不断压低的运费，让跑船人感到干与不干犹如鸡肋。

本报记者 马辉

6月末，在京杭大运河上，
一支运煤船队停靠在济宁森
达美港跃进工作区，船队的

“领头人”高辉在岸边奔走着，
想着快些装满货物出发。

可即使忙碌，跑船人也挣
不到钱。“原来跑船是走到哪
吃到哪。”高辉说，“到了窑湾，
我们就上岸买熟食，到了南
京，我们就买来咸水鸭，一次
最少也得花个几百块钱。现在
收入不行了，在船上也是能省
就省，尽量吃蔬菜和鸡蛋，想
吃肉的话，就尽量吃湖里的
鱼，肉也是买生的自己做。”

“今年上半年才接了两单
活。”高辉说。

高辉算了一笔账，从济宁
拉8000吨货去常州，需要过12
道闸，全长千余里，原来每吨
运费为65元-70元，总运费50
多万元。减去12万元左右的柴
油、12万元左右的过闸费、两
三万元的工资和日常开销，以
及十三四万元的包船费等约
40万元的成本，还能有10万元
左右的盈余，尚够营生。可现
在，每吨的运费降至50元，总
共40余万元的运费，除去成
本，所剩无几。

和高辉比起来，在运河上
奔走了20年的船民苏培亮或许
更“凄凉”一些，他正忙着装一
船焦炭运往徐州。他不仅没攒
下钱，还欠了一大笔债。

一艘载货量1600吨的单
机船，是苏培亮举债200万元
造出来的。这与他20年前所拥
有的第一艘水泥船相比，要大
了十多倍。“这些年，船越换越
大，可外债越来越多。因为大
家的船拉货量都大了，价格也

就下降了，最后跑船人的利润
却得不到保证了。”

对于苏培亮来说，他没有
能力左右运价，只能尽量让自
己的船变得更大，争取拉更多
的货物，但是，“升级”的速度
永远也赶不上运价下跌的速
度。“价格低也得跑，不然船停
在这里，欠的钱利息还在增
加，虽然跑船的利润现在越来
越低，但是即使还不上本，起
码还能还上息。”

苏培亮说，在森达美港，
货物不缺，就是运价上不去。
他只能尽量揽些石子、黄沙等
运费高的货物，多跑几趟短
途，但这也只能看运气，如果
碰不到，遇上运费较低的焦
煤，一样要接单。

“今年煤炭形势持续走
低，2002年开始的煤炭黄金十
年已结束。”济宁森达美港煤
炭业务部经理王志国告诉记
者，原来的时候，煤炭的运送

业务能占到港口总份额的八
成，而现在，煤炭占比大幅下
降。最近一段时间，更多的煤
炭和焦炭被黄沙、矿粉、纸浆、
碳粉、陶土所取代。

“原来都是跑长途，往上
海、浙江方向去，现在都是跑徐
州、邳县等短途。”苏培亮说，多
拉点短途，能多跑上两趟。“去
徐州的运费每吨才12元左右，
运气好的话，能再拉些黄沙回
来，好歹多挣一些。”

从前吃香喝辣，现在尽量吃素

举债换大船，可欠债更多了

利润走低，运煤不如运黄沙

本报记者 白雪岩

三 伏 天 ，气 温 高 达
37℃。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
镇李云山 (化名 )的私营洗
煤厂里，五六个工人坐在空
荡荡的厂房外百无聊赖，地
面的煤渣在阳光的照射下
像是要燃烧起来。

在枣庄，这样的洗煤厂
数不胜数，但由于当前煤价
走低，煤炭形势一蹶不振，多
数私营洗煤厂不堪重负，纷
纷停产。

洗煤厂停产仨月多

今年52岁的李云山经营
着一家洗煤厂，村民说，他家
厂子和别人相比一直经营得
不错，但最近也和附近几家
厂子一样停业了。但工人还
是照常来上班，打扫打扫卫

生，干点其他的活，老板会继
续给他们发工资。

8月18日，记者得知，厂
子已经停工三个多月了。

老板李云山起初是一个
普通的农民，后来在枣庄市
区干建材，攒了些钱后，2006
年与人合伙办了洗煤厂。

厂子也红火过。“厂子效
益好的时候，俺一个月能拿
到3000多块呢！”在这家洗煤
厂工作的员工王建说。

李云山感到压力重重，
“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
候也停过两个多月，但很快
恢复运营。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还是
个未知数。”

只盼库存尽快卖出去

在这家洗煤厂东侧一座
二层小洋楼里，记者见到了李

云山。出身农民的他给人的第
一印象是一副十足的老板模
样，气派的办公室内，高档实
木家具散发着木香，近两米长
的大鱼缸占了一面墙。

然而，李云山本人却称，
“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面对当前煤价陷入低谷
的行情，李云山很无奈：“价
格这么低，我们要是再生产，
不但赚不到钱，还往里头赔
钱。＂李云山告诉记者，当地
原煤从春节前600多元一吨
降到现在的500多元一吨，但
是合成一吨精煤要1290元，
而当前精煤的价格已经跌到
了900多元一吨，一吨就要赔
掉近400元。

眼看煤价一天天降，李
云山很想把库存的煤赶快销
出去，但他的客户日子也不
好过，有的焦化厂倒闭，有的
钢铁厂一直拖欠货款。

洗洗一一吨吨煤煤赔赔四四百百元元
枣庄一私营洗煤厂“越洗越穷”

枣庄的洗煤厂里，几名妇女在收拾地上的煤泥，显得很清闲。 本报记者 袁鹏 摄

7月底，兖州煤业发出盈警，预计上半年亏损23 . 5亿元，而去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是49 . 062亿元。今年以来，国
内煤炭价格“跌跌不休”，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煤炭滞销，山西省长李小鹏屡次出面保煤救市。

曾几何时，任何和“煤”沾边的老板好像都闪着金光，可现在，包括运煤、洗煤在内的关联行业都受挫极大。煤炭的
“黄金十年”结束了，痛定思痛，当暴利时代结束，煤炭行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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